
中國大學生深夜跨城騎行60公里，路上的青春被

誰變成流量？

「青春沒有售價」，但有代價。

2024年11月10日晚上，阿輝（化名）站在鄭開大道旁邊直播，當天騎行人數驟減。由於觸及敏感詞彙，他的直播間頻繁被封。攝影：Rachel

騎出鄭州市四環路後不久，李禕和3位同學的哈囉共享單車突然鎖車。她們的行程剛完成三分之

一，距離目的地大約還有40公里。

騎行隊伍不斷從他們身邊經過。此時是11月10日凌晨12點，深夜溫度滲出寒意，徘徊在10攝氏

度。經過她們的人群是此前大規模騎行的「餘溫」。就在兩天前，這條道路上擠滿了騎著共享單車

的學生，夜晚從鄭州體育中心出發，經過兩座城市的連接通路鄭開大道，前往隔壁的歷史古城開

封。

李禕是正在就讀職業技術學院的學生，為了參與騎行，特意從許昌趕來。因為前兩天的熱潮，可用

的單車不多，4個人只湊到3輛車。李禕身子輕，坐進共享單車後面的寶寶椅。她們沿線遇到開私家

車的愛心人士，熱心地將七八瓶礦泉水塞進車筐。

11月初，鄭州年輕人夜間騎行至開封的熱浪涌起。11月4日，「#Passion在開封夜騎裏具象化了

#」的話題衝上短視頻平台抖音的熱榜首位。

11月8日晚的騎行達到數萬人的規模，人潮甚至造成公路擁堵。9日，網絡流傳的相片顯示，開封的

街道上，大量共享單車被隨地放置、堆疊，以致停在路邊的車輛無法開離車位。



2024年11月8日，「大學生從鄭州通宵騎車到開封」的片段顯示，鄭開大道被騎著共享單車的大學生所佔據。網上截圖

政府緊急煞停。鄭州政府在9日發布通告，當日下午到次日中午進行非機動車道交通管制。三家共

享單車聯合發布通知，如果騎車越過四環，就自動鎖車。於是李禕和同伴們卡在路上。

輿論的風向也隨之迅疾轉變。夜騎從「青春」「Passion」變成「只會給別人添麻煩」，騎行的人

從風華正茂的大學生變成「巨嬰」。

李慧芝也參與了8日晚的騎行，他記得當晚氣氛很是熱烈。沿途有不少路人加油打氣，有人在路邊

唱嘻哈，警察也在守護騎行。這一晚，由於人太多了，道路擁擠，6小時能騎完的路程，他們耗去

7、8個小時。

在李慧芝看來，騎行只是單純的開心，沒有外界輿論裏說的「迷茫」和政治性的東西。「青春不應

該就是這樣嗎？我喜歡就去做。」他覺得國家很好，聽到有人唱國歌會跟唱。輿論轉變之後，「酒

店阿姨看我下樓的眼光都不一樣了，好像我是神經病。但我穿的也很正常，最多就是沒洗頭。」

「騎了一晚上，沒得到什麼好處。但我也不後悔，主要是享受過

程。」



根據社交媒體小紅書上的攻略，這條跨城騎行的路線往往從鄭州市體育中心開始，結束於開封市鼓

樓廣場，全程大約60公里，其中三分之二的部分屬於鄭開大道。該路於2006年建成，是鄭州、開封

兩市開始一體化發展的標誌。

鄭開大道寬闊、平坦且多是緩和的下坡，因此一直是在地默認的騎行路線，不少騎行團也會選擇於

此組織活動。

高德地圖顯示，若道路通暢，這條夜騎路線所需時間大約6小時。使用共享單車的話，速度可能更

慢一些，騎行體驗也可能更差——很多人在小紅書上抱怨，共享單車的坐墊「磨屁股」。

11月8日晚，大約是鄭開大道自通車以來最熱鬧的一晚。根據小紅書上的視頻，當晚鄭開大道非機

動車道十分擁堵，共享單車匯聚成河，行軍一般涌動。

2024年11月8日，「大學生從鄭州通宵騎車到開封」的片段顯示，鄭開大道被騎著共享單車的大學生所佔據。網上截圖

來自河南許昌的梅雨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她在鄭州一所公立大專讀大二。梅雨並不是班上第一個

參加夜騎的人，有同學上學期就去過。半個月前，她從社交網絡看到夜騎開封，和朋友預謀了一

週，等到沒課的週五才出發。



8日晚8點，她穿上衝鋒衣，戴上手套。擔心搶不到共享單車，梅雨和同伴沒有像大部分人一樣選擇

從鄭州體育中心出發，而是以管城區作為起點，那裏距離鄭州體育中心11.6公里、需要坐9站地

鐵。但最後沿街找了半個多小時才發現單車。

在一所大專就讀大三的晨曦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她往騎行反方向坐了七八站地鐵才找到單車，出發

前就耗費了2小時。

鄭州市區內不堵，但隨著騎行的人群接近鄭開大道，人漸漸多了起來。在金水路立交橋下最為擁

堵，晨曦在那裏滯留了半個小時。過了這座立交橋，就可以騎上金水東路輔路出城，騎向鄭開大道

了。

堵車時基本上每輛車都挨在一起。梅雨感覺有點難受，「沒想到會有這麼多人，只能推著走。」她

們騎上鄭開大道已近夜晚10點半，交通管制已經開始，機動車不能駛入。「但到鄭開大道上沒那麼

堵了，一路上都有交警為我們保駕護航。」

晨曦還看到許多人騎著電瓶車、山地車、摩托車。他們看起來不像是大學生。「人多，可壯觀了，

當時路上全都是自行車，從沒見過這樣的景象。」她很興奮。

夜已深，鄭開大道兩側還是站著很多人，他們大多是來自鄭州、開封兩市的市民，不僅有大人，也

有小朋友。快到開封時，應援者最多，「很多人高喊青春沒有售價之類的口號，或距離開封還有多

少公里。」

騎行路上旗幟飄揚。有人在旗子上寫「青春沒有售價」。有的旗子和偶像有關，例如中國男子演唱

組合TFBOYS。有人揮著國旗。有一面白底黑字旗子上寫着「日本投降1945年8月15日」。還有不

少人在車上插著一小面五星紅旗。

漫長的夜晚，音樂聲相伴左右。有人帶上音響，人群便一起唱歌。梅雨性子內向，沒有參與進去，

但她很喜歡那種氛圍，「大家都很有激情。」被堵在路上的汽車也給夜騎的人群放音樂，但梅雨心

有歉意，「擾亂了交通，把別人堵在那裏。」

騎行七個小時後，晨曦終於於9日凌晨2點抵達開封，「腿和屁股特別疼」。

此前開封文旅局曾發布夜騎大學生可以景區免票、獲得免費年卡的消息。聽說人太多了，晨曦和朋

友們最終沒有去景區。晨曦的朋友還接到了輔導員通知，要求她返校。因此到達開封后，晨曦和朋

友們就直接趕往高鐵站，等高鐵站開門後馬上買票返回鄭州。

「也沒領年卡。我們就騎了一晚上，沒得到什麼好處。但我也不後悔，主要是享受過程。」晨曦

說。



2024年11月11日凌晨，鄭開大道上擺放着隔離欄，未被清理。攝影：Rachel

為什麼官方倡導的騎行突然被禁止了？

張茜在8日晚來到鄭開大道旁觀騎行。張茜是鄭州本地人，她說鄭開大道本就是騎行的固定路線，

「至少有十幾年。平時騎車的多是騎行愛好者，他們會騎到開封，再坐車回鄭州。」張茜也想過參

與騎行，但擔心體力不夠作罷，最後按耐不住來到現場感受氛圍。

8日晚，鄭開大道上有很多市民在免費發水，張茜是其中一員。她還幫助了一位大學生，他的自行

車前輪掉了，「剛好我們電動車有扳手，就和一個路人一起把他的車修好了。」

滴滴司機阿輝也見證了這場短暫的騎行狂歡。8日晚，他目擊了騎行現場，交通接近癱瘓，到處都

是單車。他從未見過如此大規模的騎行大軍，直呼「震撼」。

在小紅書上有無法確證的數據流傳，11月9日凌晨，開封境內有超過7萬架鄭州所屬的共享單車。根

據「極目新聞」的報導，11月9日白天通過鐵路從開封去鄭州的人數超過2.4萬，是當地少見的大規

模客流。很多學生可能選擇在開封逗留、遊玩，或乘坐巴士等交通工具回鄭州，因此，當夜騎行人

數或遠高於2.4萬。

當天晚上阿輝第一次打開直播，直播間頓時涌進4000多人。但不知為何，直播間頻繁被封禁，那天

晚上一小時封了7次。很多直播間同時被封。8日那晚給阿輝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決定在9日、10日

晚，繼續跟進剩餘的騎行大軍。

9日凌晨，梅雨到達開封後，發現輿論的風向變了。騎行的學生在社交網絡被猛烈抨擊，「路上亂

扔垃圾、自行車停半路上亂丟；是行走的造糞機、無腦跟風、不交共享單車調度費；沒蹭到免費的

票，就在網上罵開封」。梅雨猜測，可能因為騎行規模太大、影響了其他市民的正常出行，才被官

方緊急叫停。

鄭開大道在9日晚受到交通管制，很多學生決定繞行到鄭汴物流通道前往開封。這條路是鄭州市10

條放射市域快速通道之一，起到聯通中心城區和外圍新城之間的作用，平日主要行駛物流貨車。

阿輝說，那條路昏暗，加之道路崎嶇不平，騎行比較危險。當晚阿輝也來到鄭汴物流通道做直播。

他感到不解，為什麼官方倡導的騎行突然就被禁止了？



2024年11月10日晚上，阿輝（化名）站在鄭開大道旁邊直播，由於觸及敏感詞彙，直播間頻繁被封。攝影：Rachel

10日晚上11點，跑車結束後，阿輝特意將車停在鄭開大道一側，打開後備箱抱出一箱水，免費為過

路的騎行者發放礦泉水。他發現當天晚上騎行人員中很多人來自外地，「想讓他們感受一下河南人

的熱情」。期間，阿輝將手機架在一側，開啟抖音直播。

直播間裏不時有人跳出來詢問現場情況，也有人問能不能去現場騎行。直播沒多久，直播間因為觸

及敏感詞被封禁10分鐘。「現在鄭州這邊管的超嚴，你只要有一點說不好的話，都被封」，阿輝意

識到，像「鄭開大道」「開封騎行」等字眼都是平台定義的敏感詞彙，要學會規避。

復播之後，僅僅幾分鐘，直播間再次被封，阿輝推測這次是直播間的粉絲們說了「大學生騎行」等

字眼。當天晚上，直播間被封禁6次，阿輝擔心被炸號，最終退出直播。

「我想感受夜晚路上自由的風」

梅雨自小在河南長大。大專生活步入第二年，生活費每個月1500元，身邊的同學差不多都是這個水

平。她家中經濟水平一般，平時出去玩基本不向父母要錢。如果有出去玩的計劃，這個月的花銷就

得精打細算。

「我想感受在山頂看日出的浪漫，夜晚路上自由的風。」梅雨渴望為自己的青春留下更多記憶。

「等畢業、工作後，可能就沒有這樣的機會了。」好玩的、刺激的、新奇的事情，梅雨都想嘗試。

爬雪山也在梅雨的心願清單上，但光是裝備就得4000元，高昂的出行成本讓她打消了念頭。

夜騎開封是梅雨在時間和金錢成本上都能夠承擔的活動。騎行一夜，梅雨的花費是16.5元。騎行

後，她們步行到酒店休息，當時酒店還未漲價。根據中國最大的旅遊網站攜程的資訊，開封酒店二

人間價格大多落在100-200元左右，好一點的連鎖酒店要200多元。

更重要的，河南的學生們剛從嚴苛的升學狀態中走出。



2024年11月11日凌晨，幾位學生夜騎開封。攝影：Rachel

作為中國的高考大省，河南的考生數量一直「斷崖式領先」。根據河南教育院官網的信息，2024年

河南高考人數為136萬，位居中國高考人數榜首，是北京考生人數的20倍。

為了消化如此龐大的考生數量，河南建設起全國最多的高校。根據2024年教育部發布的全國高等學

校名單，河南有174所普通高等學校，本科率為三分之一，低於全國本科學校佔高校總數的

45.61%。

在數量龐大的高校中，河南只有鄭州大學入選211工程（註：指面向21世紀、重點建設100所左右

的高等學校和一批重點學科的建設工程，常和「985」計劃一起提起，後者為1998年江澤民提出的

重點支持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部分高等學校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計劃），沒有985高

校，在全中國所有的省市內排名倒數第一。2019年，教育部宣布將「211」和「985」統籌變更為

「雙一流」建設，河南也僅有鄭州大學、河南大學2所大學。直到今年，河南仍在擴建大學。河南

各地202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鄭州、許昌、焦作等城市都提到要籌建新的大學。

2023年，河南高考600分及以上的考生有26375人，幾乎是同年北京高考生總數的一半；而河南一

本上線的考生人數149851人，相當於北京、上海、青海三個地區高考生的總和。然而，全國各省高

校的招生資源有限，同時要傾斜本地生源，留給河南考生的機會有限。

龐大的學生數量和機會有限的教育資源，令河南的考生註定從小就得進入「卷生卷死」的模式。

梅雨度過了管理嚴格的高中生活。清晨5點起床，晚上10點半結束晚自習。每天早上得先晨跑，跑

幾圈才上早讀。午休時間緊拙，洗頭和吃飯只能選其一。住校，一週放假半天。10人一間宿舍，地

板是水泥地，黑黑的。手機被發現後會被沒收，再被全校通報批評。上高中的時候，梅雨一直認為

這是全國高中生的青春樣態，「後來看到廣東還是浙江那邊說他們8點才上課，下課也很早。」



2024年11月10日，鄭州鄭開大道，雖然官方禁行，但是仍有年輕學生騎行前往開封。攝影：Rachel

晨曦的高中經歷和梅雨非常相似，不過她一個月只能回家一次。她所在的高中是當時縣城裏最好的

那所，5000名考生中只有前800名能被錄取。晨曦讀高中的時候很抑鬱，當時似乎人人情緒都不

好，「反正就是學習，天天學習」，也沒能體驗什麼人際關係。

重壓之下，有時晨曦提出想回家，總是被班主任拒絕。她覺得班主任不是故意施壓，而是個不太懂

教育的「老古板」，「請假的話，他會說，『就你自己有壓力嗎？別人都沒有嗎？』他也會在班會

的時候給我們講一些鼓勵的話，『上了大學就好了，你們就會很自由，或者有比較好的未來。』」

高中時，晨曦期盼的大學生活是，每天都會打扮得很漂亮、努力學習、旅遊。但現實和想像天差地

別。大一大二時，她不熟悉學校裏的人際關係，感覺所有人都在玩心眼，即使是室友之間，諸如能

加學分的消息也不會互通有無。到了暑假，晨曦找了些事做，進廠打工。她跑去上海一個化妝品廠

做流水線打包裝。這是學長介紹的工作，很累。她們宿舍五個人都去了。一天薪資200元左右，早

上六點坐上班車，晚上八點下班。

晨曦覺得迷茫、頹廢，「感覺有時候還沒有高中好呢，至少那時候有個目標。」

對於晨曦而言，騎行挺青春的，「沒有過這樣的時刻。」她想像如果以後有了孩子，要和孩子分享

自己大學最值得講述的故事，那麼便會是「夜騎開封」和「夜爬泰山」，「（出省旅遊的話）我也

就去過這一個地方。」



2024年11月10日晚上，因為官方禁行，一車難求，有人坐在共享單車後面寶寶椅。攝影：Rachel

也有人是出自於對青春的彌補加入騎行。

郭怡已經從鄭州一所大專院校畢業兩年了。她的大學生活幾乎都在疫情中度過。封校是常態，在她

的記憶中，自己幾乎沒有出過學校，「請假很麻煩，需要正規理由，需要家長和導員說，還要開證

明。

疫情管控不嚴的時候，郭怡的班級會安排「輪流外出」，一星期有幾個人可以出校。置身這樣的生

活，她並不感覺無聊，「下課了我也不知要幹什麼，就大家一塊聊聊天，在操場上轉轉圈，唱唱

歌、跳跳廣場舞，挺開心的。」

因為封控，郭怡的大學生活頗有遺憾，「大學期間沒有出去玩過，校園之外的社交比較少，少了和

社會的接觸機會。」大學時的旅行計劃被疫情管制打斷，2020年時，她想去天安門看升旗，但因疫

情反覆，北京嚴控，最後不得不退票。郭怡也曾想去開封、成都，最終都未能成行。

「如果我現在在上大學，看到（夜騎）這個事情我肯定當晚就會出發。」郭怡說。

誰想接住這波「流量」？

面對巨大的「流量」，官方和商家紛紛摩拳擦掌。

11月3日，開封文旅局迅速回應學生的熱情，陸續推出延長景區開園時間、夜騎大學生免費入園、

設立騎行補給點等政策。4日，開封市長吳海燕稱會充分準備迎接隨機性大客流，優化夜遊線路，

確保遊客安全。

像超市攀比打折力度似的，鄭州文旅局也在11月3日發文，「聽勸式寵你」，並放出「大學生優惠

第一彈」，宣布在騎行路線中開設鄭州中牟補給站，服務「沒有售價的青春」，服務「不設限的腳

下」。同時，鄭州中牟的多家景區也發布優惠方案。

單車公司、商鋪紛紛跟進配合。美團4日稱，準備了10名運力司機進行開封至鄭州的單車回收作

業，單趟約100公里調度里程、回收時間成本約在4小時。工作時間從上午10點至凌晨3點，主要回

收鼓樓周邊及鄭開大道沿線車輛，調度至市區熱點點位，方便用戶二次騎行。另稱已經在夜間安排

專人在鄭州至開封的必經之路鄭開大道路段進行安全勸導。

此後，以《人民日報》為首的官媒發文讚賞學生們的青春活力，「明天不會比今天更年輕，說走就

走的旅行，令人嚮往。」



2024年11月11日凌晨2點，有騎行的年輕人到達開封鼓樓，在附近購買灌湯包。攝影：Rachel

此後，以《人民日報》為首的官媒發文讚賞學生們的青春活力，「明天不會比今天更年輕，說走就

走的旅行，令人嚮往。」

8日晚，康師傅、白象、穀雨春等店家均在騎行道路上設置能量補給站，肯德基開封振河店提供免

費物資和充電設備等。

可以看到，鄭州、開封文旅局面對學生騎行熱潮時，其應對措施某種程度上借鑑了山東淄博、哈爾

濱爆火的經驗。去年，山東省淄博市和黑龍江省哈爾濱意外出圈爆火，兩者均抓住了傳播爆點，和

遊客互動，進行強有力的營銷傳播。

鄭州文旅局使用的「聽勸式寵你」，其中「聽勸」多流行於小紅書，是如今非常普遍的營銷式語

言，這種話語帶着明確的與流量合作意味，掀起後續的狂歡。

學生們加入騎行大軍的原因，與受到官方態度的感染不可分割。梅雨提及，自己當時在宿舍裏提議

騎行時，有個室友一開始不想去，但是聽說開封清明上河園為了歡迎大學生出台免門票和送年卡的

活動，就萌生了參與的念頭。

多方合力下，這場騎行活動的熱度於8日晚達到頂點。甚至由於夜騎的人數過多，導致鄭開大道當

晚交通嚴重擁堵。鄭州交警連夜對相關道路進行臨時交通管制。



從這個時間點開始，事態急轉直下。9日上午，河南開封官號連推多條言論，倡議大學生不要扎堆

騎行，對社會要有責任心，要激情更要安全，並珍惜此次全社會的保駕護航。下午，美團、青桔、

哈囉單車聯合發布公告稱，如果騎車越過四環，就自動鎖車。鄭州市公安局同日發布交通管制通

知，決定自2024年11月9日16時至10日12時，對鄭開大道鄭州段非機動車道實施禁行措施。

隨後，網傳鄭州多所高校進入封校狀態，解禁時間不明。多位受訪者證實了封校的傳言。15日，三

間共享單車公司各自宣布在鄭州暫停運營，恢復時間另行通知。

跟著官方輿論一起轉變風向的還有社會輿論。

國內輿情監測企業智慧星光在此次夜騎風波後發布事件輿情監測報告，相關輿論從9日凌晨開始暴

漲，正面輿論信息僅佔比1.21%，幾乎沒有數值起伏；負面輿情信息佔比14.79%，且有明顯增長。

不如防範於未然，一刀切



社交媒體上，夜騎相關帖子下流傳著一種重複的回覆：

「輔導員是不需要體諒的，單車調度費是不想交的，兩邊交警和帽子叔叔是應該連軸轉的，環衛工人、開封的景點工作人

員是應該加班的，上下班找不到共享單車、被堵在路上的社畜是活該的，住在附近被吵的睡不着覺的人是接不住『潑天富

貴』的。問就是 #passion# ，說就是爹味，批評就是『掃興的大人』。不允許有任何相悖的觀點，所有工作人員就應該為

他們擦屁股，真是自私透了。體測是要崩潰的，但凌晨是要騎車的。自習室裏是要玩手機的，宿舍裏是要躺着的，目標是

不清晰的，但假是可以請的，風是要跟的，青春的意義不是自我成長，而是自我感動。」

有部分騎行的學生對這種輿論感到憤怒。晨曦也覺得不滿，「如果沒人去跟風，經濟怎麼帶動起

來？」但學生們的回應是弱勢的。騎行之後，郭怡在小紅書發帖，收到30多則回覆，多半都是負面

反應。

輿論的憤怒中，一部分來自未騎行的學生，因為封校，他們的生活受到牽連。另外，大量涌入開封

的單車不僅造成市區內的擁堵，也「抽空」了鄭州的共享單車。有不少市民在網絡上表示，自己上

班、出行找不到共享單車，導致「平時騎幾分鐘的路要走20多分鐘。」

2024年11月10日晚上，與鄭開大道交匯的路口，一般會有警察執勤，監視騎行人群。攝影：Rachel

管控的壓力傳遞到單車調度員、交警和高校輔導員身上。有輔導員發帖稱，自己不得不加班「撈學

生」。由於8日騎行人數龐大，有學校要求掌握外出學生動態，在特定時間統計不在校人數和夜騎

人數，請假回家的學生得聯繫父母確認是否在家，請假外出的要共享定位，去夜騎的得確認安全和

要求儘快返校……此後的週末，輔導員還需要到崗，緊密監測外出學生動態，組織班委一起查寢。

羅勇曾在鄭州的民辦學校做過6年輔導員，他很能理解輔導員的壓力。這些來自社會，家長、教育

局傳遞給學校的壓力，最終落到了輔導員的身上。羅勇說，日常工作中，安全、教務、學生科對接

的都是輔導員，在學校管理者的眼中，輔導員也是學生第一責任人。

一旦學校內出現安全事故，即使輔導員工作得再好，一切工作成果都歸零。羅勇表示，教育部門對

學校的考核中，安全和穩定也是重要的佔比，「基本上我感覺佔到百分之六七十。」倘若出現學生

安全問題，引發輿情，基本上學校評優評獎、申請項目、榮譽，都會被一票否決。

因此，學校的首要任務不是確保學生的學習效果，而是學生的安全。他分析學校在此次夜騎中的管

理邏輯，「幾萬學生去夜騎，一旦爆出來學生的安全問題，社會的矛頭馬上就會指到學校。與其這

樣，不如防範於未然，直接一刀切。大家都先別出去，等這個熱度過去再放開。」

這種「一刀切」的作法，或許來自於疫情期間學校全封閉管理的經驗，「（學校）嚐到了甜頭。」

羅勇說。



2024年11月11日凌晨，騎行的年輕人在鄭州和開封的交界處停下來，打開拍照。隨即被警方勸離。攝影：Rachel

「說不上來誰錯了，但是又好像大家都錯了。」

風波之後，10日晚，鄭開大道已恢復非機動車道通行。由於學校封校、共享單車「跨區鎖車」的限

制和輿論譴責，如今騎行的人數銳減。向開封進發的人群中，大部分人騎的不再是共享單車，而是

公路山地車。交警駐守在公路上，尤其留意騎共享單車的人。

遭遇鎖車後，李禕和朋友們不得不坐在馬路邊，焦慮不安。

李禕不解，「為什麼別人的單車不鎖？」路過的騎友分享了學生之間總結出的破解攻略：將手機定

位關閉、不隨意停車超過2分鐘。路上有學生即便停車和騎友們聊天，也會特意手推推單車，一直

保持前後輪移動，避免鎖車。

李禕和朋友騎行一小段距離後，雖然開心，但路上的熱鬧氛圍已經消散，他覺得一切變化得太快。

最終李禕和朋友們放棄騎行旅程，選擇打車前往開封。

騎車不受歡迎後，有人決定徒步。張微是其中的一位。晚上10點，他裹著羽絨服，挎著斜挎包，獨

自一人向開封步行。他在鄭州上大四，因為怕受到學校責罰，張微不願意表明學校的名字，對待提

問也稍顯緊張。張微介紹，他的學校已經實行封校管理，但對大四應屆生管理相對鬆散，住在校外

的他並未受到實際影響，於是決定摸黑，徒步「繼續去吃開封的灌湯包」。

進入11月以來，這是張微第三次前往開封。他在11月初曾和同學兩度騎行到開封，專程去領取萬歲

山景區給大學生免費提供的年卡。談及11月8日晚上的騎行大軍，張微心裏有預感人會很多，才沒

去湊熱鬧。

路上騎行的人少了許多，仍有不少學生在鄭州和開封的交界處逗留，在懸掛「開封市界」和「開封

歡迎您」的藍色路標前合影留念。不過，一有人聚攏、停留，拍照打卡，旁邊的警車便會拉響警

笛，緩慢地在人群後行駛，壓迫前面的騎行人員向前走。

10日，梅雨的學校也封校了。次日解封後，學校開始查寢。她覺得封校的做法是「一刀切」，但她

接受這一後果。「可能學校也沒其他辦法了吧。給我封起來我是接受的，因為學校就是不想讓我們

亂跑，」梅雨說。

郭怡和梅雨的想法相似，覺得騎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比如有人亂扔垃圾，又是半夜

凌晨，人太多了。但也有好的一面，比如騎行的人會等紅綠燈，會給同行者加油打氣。我也沒有辦

法說夜騎不對，畢竟我自己也去了。」



而為什麼事情會走向後來的發展？她回答不上來。「說不上來誰錯了，但是好像大家都錯了。」

2024年11月11日凌晨1點，兩位年輕人輪滑前往開封。攝影：Rachel

（文內受訪者均為化名。）


